
萬變
不離通明

何福仁兩年前放下教鞭，他的一

管彩筆倒霍霍不輟，繼續創作一篇又

一篇的新詩、散文和文學評論。這兩

年，他編成《浮城1.2.3.：西西小說新

析》及《議 論 文 選 讀》等 選 集。訪 問

期間，我們談到他退休後的「忙」，又

談教學、談作品詮釋，再談到創作心

得及編纂出版的準則。話題一個接一

個展開，何福仁總一臉輕鬆，對答自

如，這讓筆者想起一則寓言：國王要

求三位王子用最低的成本填滿一間屋

子。大王子買來滿滿的稻草；二王子

讓羽毛在屋裏飄盪；三王子則從口袋

裏拿出一跟蠟燭並燃點它，然後告訴

父親：「我給你一室的通明！」國王

終於滿意地笑了。何福仁就是這個令

你一室通明，徹底欣賞房間內蘊的三 

王子。

何福仁專訪
	文：洪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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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西的〈店鋪〉談起

何福仁是西西專家，多年來編過不少西西作

品的選本，曾撰寫大量有關西西作品的評論。他

更常與西西對談，對談的內容遍及各項領域，收

錄於不同作品之中。半生執教中學，何福仁又如

何教學生讀西西的〈店鋪〉這篇中學舊課程的選

文？他指出，老師首先要想清楚「詮釋」文章意旨

的方法。「詮釋」不只是準確地說出文章主旨，而

是令作品的意蘊變得豐富，能夠自圓其說。「很多

人把〈店鋪〉看成純粹懷舊之作，明顯局限了作品

的生命力。文章主要帶出一事一物都值得人們尊

重的訊息：新的東西會逐漸變舊，舊物又可隨時

翻新，一杯一碟也盛載人們的感情和記憶，因此

不論新舊事物也應同樣珍惜。」那麼老師該怎樣引

導學生觀察身邊事物？何福仁認為教學離不開「變

則通」的道理：「我從前教香港島西區的學校，因

利成便，我會帶學生到文中提過的店舖和街道實

地遊覽，讓他們找出街道的特色，並以〈重訪「店

舖」〉為題，寫一寫哪些景物已改變。由學生自己

選一間最有感情的店舖來寫作，既能訓練他們的

觀察力，也可讓他們在創作中與作者『對話』。這

些不都是生活化的教學法嗎？」

如果學校不在文章提到的地區，又該如何幫

助學生走進文章呢？何福仁所撰的《《我城》的一

種讀法》（見《西西卷》）曾提到一種讀法——即

閱讀《清明上河圖》一類長卷的方法。「看手卷必

須動手『看』，由左邊開卷，右邊收卷，邊走邊

看，手卷就在觀賞者眼前緩緩展開，古稱『行看

子』。」兩手一收一放，中間的畫面便形成不同的

風景，有無窮的變化。讀者不需閱讀全景，只需

沿着視線，擷取不同畫面來仔細「閱讀」如「流動

的風景」般的《清明上河圖》：「房子鱗次櫛比，路

上滿是騾子、毛驢、馬匹、牛車、轎子和駝隊，

夾雜著和尚、道士、乞丐、官吏、江湖郎中、算

命先生、商賈、船伕和攤販……經過一座圍着許

多人聽說書的茶棚。啊啊，茶棚裏的說書人，他

正在講甚麼故事呢？」老師也可教學生運用這種

閱讀長卷的方法來閱讀瑟縮於城市角落的「店鋪

風景」，讓學生遊覽街道的時候，隨意擷取街道一

隅的「畫面」，細心感受「畫面」呈現的城市面貌

和生活氣息，例如電車和木頭車的組合會讓人感

受到舊區緩慢的生活節奏；木頭車與廢紙箱放在

一起則令人聯想到拾荒者的淒苦生活……不同景

物的組合形成不同畫面，讓人產生不同的聯想；

一道「流動風景」可以有萬千的變奏。

選取不同作品的相似片段對讀，也是何福仁

教學生閱讀的方法之一，他認為這樣能幫助他們

理解文章主旨以外更深層次的意蘊。〈店鋪〉末段

寫道：「如果有時間，我們希望能夠到每一條橫

街去逛，就看每一間店，店內的每一個角落以及

角落裏的每隻小碗，甚至碗上的一抹灰塵。灰塵

也值得細心觀看，正如一位拉丁美洲的小說家這

樣說過：萬物自有生命，只消喚醒它們的靈魂。」

西西認為碗和灰塵有生命有靈魂，值得細看，老

師不妨用她的一篇短文〈碗〉補充何謂物件的靈

魂。〈碗〉一文寫盛在碗中的金魚吃過量撐死了，

為免吃飯時回想金魚翻肚的樣子，「我」不敢再用

那碗。在買新碗途中，「我」遇上舊同學，談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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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牛》收於《啟思生活中國語文》中三上課本單元四

選文要迴避敏感題材、過濾血腥暴力、刪除過時

內容，這是文學的潔癖，甚至是人生的潔癖。學

生面對現實社會的是非對錯，需要培養的是判斷

力。老師過分呵護，對他們的身心發展有害無

利。」何福仁這樣說，只因他是這樣學中文的：

「要學好語文，就只有大量閱讀。我在小學時迷上

《水滸傳》、《西遊記》等經典，讀過不知多少怪力

亂神的情節，粗鄙俚俗的對話，你說我可有學壞

呢？新課程的單元設計只令老師集中教授個別學

習重點，例如以〈鬥牛〉教授「場面描寫」的技巧，

相關的教學活動往往只聚焦在血腥場面描寫上，

而忽略了文章的立意，令教學無法提升至文學鑒

賞的層次。」

〈鬥牛〉開首，何福仁交代自己看了三場鬥

牛，他在寫完第二場後插述一齣人與牛之間友誼

的電影《鐵牛傳》，消弭前面兩場人牛之間的衝

突，把第三場的反思推到更高層次：「這優越的

文明人跟野蠻的牛，是否仍然保持非拚不可的鴻

溝？」何福仁巧妙製造「互文見義」的效果，同

時 以「文 明」和「野 蠻」形 容「人」和「牛」，自 然

令讀者反思：「人真是文明的嗎？牛都是野蠻的

嗎？」這「鴻溝」與其說是人與牛之間的對峙，倒

不如說是人性和獸性摻雜的混沌。何福仁一再強

他同學的際遇，發覺原來大家都在社會的階梯力

爭上爬，像不知飽的金魚，最終啃至翻肚。文末

「我」坐在公園裏仰望大樹和天空，反而顯得平淡

從容。若老師要進一步闡釋〈店鋪〉「萬物自有生

命」的主題，只消抽取其中一隻「碗」，已有如此

豐富的故事讓學生延伸閱讀。

何福仁的教學法這麼豐富，源源不絕的靈感

從何而來？「這些都是從文章引伸出來的方法罷。

只要肯動動腦筋，簡單的方法也可以很有趣。」一

語便道出教學竅訣所在。

《鬥牛》：暴烈之必要

西西筆下的〈店鋪〉表現的知足和恬淡，對人

生閱歷尚淺的中學生而言，或難以理解，新課程

教材中已不見〈店鋪〉的蹤影了。若說學生不理解

恬淡的真意，他們又是否較易投入對比強烈、色

彩鮮明的動感場面？

本社《啟思生活中國語文》中三課本單元四

收錄了何福仁的〈鬥牛〉作「場面描寫」的教材，

但有老師指文章過分血腥和暴力，不適合學生閱

讀。何福仁以一笑來回應批評：「試想，若一齣以

赤壁之戰為主題的電影，沒有戰爭場面，沒有死

傷，這是不真實的。對觀眾而言是『欺場』，文學 

上稱做『硬接』。我寫〈鬥牛〉的目的就是藉描寫

血腥場面來反對這種活動。不寫實，怎樣表達鬥

牛的殘忍？閱讀最大的好處是讓我們增廣見聞、

開闊眼界，老師該讓學生多接觸不同題材。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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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猴志》中有西西親手縫製多款猿猴布偶的照片，	
並附各類猿猴的詳盡說明。

調學生應學會發掘文章主旨以外的深層意蘊，但

他不禁慨歎：「新課程偏重語文功能性，學生只習

慣在理解文章意思的基礎層次上徘徊，再沒有雄

心攀上領會文章意蘊的更高層次了。」

談到語文教學發展，何福仁也質疑普通話教

中文的成效：「以普通話授課能幫助學生說流利

的普通話，但不代表他們能學好中文。不少人聲

稱學生以普通話學中文能做到『我手寫我口』。

的確，普通話是中國通用語，但不同地區有不同

的口語特色，說話時不免有廢詞冗語。內地的教

學語言是普通話，不少文學作品卻句式不通，難

以入目。反觀一些著名作家如魯迅和張愛玲，他

們的作品都摻雜了紹興語和上海語等方言，這些

『土語』反令中國文學的語言更豐富。學生要寫好

文章必須要有嚴謹的組織力，也須費心力鍛鍊文

筆，這些不是單靠實施『普教中』就可以辦到的。」

雖已退下教學前線，何福仁談起教育仍然字字鏗

鏘，熱情依然未褪。

從「通明」到「通識」

今年何福仁協助西西完成《猿猴志》，探討

中外文學和藝術裏的猿猴形象、人和猿猴的關係

等。許多讀者都感好奇，西西的右手不靈活，為

甚麼仍然堅持一針一線縫製猿猴布偶，一筆一筆

寫成《猿猴志》。何福仁就希望藉着編輯西西的作

品，解開人們對她的不解，甚至是誤解：「不少

人誤解西西，認為她的文章偏向童話式，不關心

社會，是脫離現實的閉戶之作。我想藉着編輯之

力，整理和賞析她的作品，讓讀者深入了解作品

背後的深意。」

一般人看過《猿猴志》，會認為它是一本關於

猿猴的百科全書。只要留意其呈現資料的方法，

和當中的討論，讀者應會發現，何福仁加以編輯

之力，把西西對社會、對人性的感悟體現出來。

何福仁和西西在《猿猴志》中詳論中、西方文學

作品中對猿猴的種種誤解，隱隱揭示猿𤠣身份的

反思。原來早在二十多年前，西西在短文〈狒狒〉

（收於《花木欄》）中已表達她對猿猴和人的身份

的感悟：「是下午五點鐘吧，斜陽柔柔地自樹蔭灑

落，照着一名動物飼養員和一頭狒狒，一起坐在

一截粗大的樹幹上。」此時此刻，飼養員和身旁的

狒狒有何分別？「靈長類」的「靈」是甚麼？因為

狒狒和人類在基因圖譜上只有百分之一的差別，

人們研究猿猴時，多以這遠古近親作對照。西西

和何福仁結合科學和文學知識解釋人們對猿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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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最新的散文集《上帝的角度》也有提到快

樂王子：「如果這故事確乎寫的是『快樂』；反省

快樂的意義，怎樣把快樂與其他愁苦的人分享，

從而獲得真正的快樂，那麼，燕子所體驗到的

快樂，其實絕不下於王子。」（見〈重讀《快樂王

子》〉）文中還寫道：「燕子靈活得多，牠是候鳥，

輾轉掙扎，走呢還是不走，最後成為留鳥。」選

擇投身杏壇，無論教學環境如何不濟，留或走都

是何福仁體驗快樂的抉擇，只是這鳥一留，便是

三十年。

當 了 半 生「留 鳥」（諧 音 粵 語「流 料」，不 無

戲謔效果），問何福仁教學生涯的難忘事，以為

他會說些重大的教學轉變或得意經驗，想不到他

沉吟片刻，說的是一小片段：他曾跟一個中二學

生談起日本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學生當

時沒甚麼反應，多年後何福仁在大學重遇他，得

知這個學生因為那次閑談，開始留意這位導演

的電影，生出興趣來，更成了個日本電影迷。

「我實在始料不及，所以千萬不要小覷學生！老

師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就像播種一樣，

對學生的影響甚深。」何福仁說啟發學生是老師

最重要的責任，而啟發的關鍵是「身教」：「要教

育學生，就先要走進他們的世界，例如老師教 

學生寫作，自己也要多寫作。如人飲水，冷暖

誤解，與其說他們有心為猿猴平反，倒不如說他

們是藉着剖開猿猴「真身」，反思人類製造此誤

解的原因──把自己的罪推到猿猴身上，以保持

自身的聖潔，突顯只有人類才能站在萬物之靈的 

位置。

若說何福仁的〈鬥牛〉和西西的〈狒狒〉是探

討人類善惡、觀察人性的「通明」的開端，《猿猴

志》所結集的猿猴知識和各種評論，就是二人探

掘這點「通明」的實踐，同時是對「通識」境界的

追求。

 
王子與留鳥

何福仁說《快樂王子》是他看過最好的童話。

（見《西西卷》中的〈童話小說——與西西談她的

作品及其他〉）王子生前無憂無慮地住在建有高高

圍牆的皇宮中，看不見外面的世界；他死後化身

成聳立的石像，反而得見人間疾苦，心生憐憫，

決定把身上的寶石分送予有需要的人，於是燕子

不辭勞苦的為王子盡送身上寶石。筆者看來，何

福仁既是這位快樂王子，也是為王子分送寶石的

燕子。任教中學的三十年間，他樂意分送一身知

識的寶石予他的學生；現在退休後，何福仁追求

教室以外更高更闊的知識領域，藉着編輯各式文

類，把文字所載的瑰寶一一贈予普羅讀者。

何福仁的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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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自己不寫，怎知道學生下筆時遇到甚麼困

難？有些老師會擔心自己的創作不夠典範，甚至

怕作品比不上學生，這樣的想法不好，足球教練

的球技也不一定勝過球員吧？身為老師，最重要

清楚教育的目的是甚麼，別迷信權威，被『老師』

這身份規限了。」

他以新詩教學為例，寄語老師在教學的路上

應該敢於承擔。「新詩最難處理的是它擺脫了二千

多年的古詩格律，無例可循，賞析困難，這都是

老師教授新詩時遇到的難點。教學要保持開放態

度，老師只要破除對新詩的恐懼心理，了解新詩

發展的歷史，便會發現它的價值。近百年的新詩

作品已可選輯成《新詩三百首》，一種文類能有若

干代表作，已有它的意義。老師遇上不熟悉的範

疇，應不斷學習和進修，才能承傳文學，不能說

難教便不教。」從這一字一句中，不難想像何福仁

在過去的教育生涯，都像分送寶石的燕子一樣，

不怕艱辛，願意承擔。

候鳥的角度

退下教學前線，何福仁現時有充足的時間編

纂各類書籍。他就像候鳥一樣，往還不同的知識

領域，選擇自己喜歡的環境棲息，再飛往別處，

達至真正通識的境界。除了協助西西出版《猿猴

志》，去年何福仁還編成《議論文選讀》，讓中學

生欣賞議論文名篇。他鼓勵學生多讀議論文：「好

的議論文反映作者嚴密的思考和推論的過程。學

生在日常生活中不時面對難題、面對抉擇，做決

定或游說別人時往往要跟自己辯論，多讀議論文

能鍛鍊思考。好的議論文不易找，為了這本選

集，我看過大量議論文章，既不想收錄教科書已

載的，又要兼顧知識和趣味。另外我收錄了一些

娛樂名人的作品，增添時代感；也收編一些名家

經典，保持文章的學術質素。最重要是我撰寫了

賞析文章，教學生從多種角度欣賞各篇選文的寫

作妙處。」這位編輯，會編有豐富科普知識的《猿

猴誌》，會編教學生賞析文章的《議論文選讀》，

也會寫散文，寫新詩，像候鳥般穿梭不同的學術

領域。如此奇幻的遷移路線，怎不令人嘖嘖稱

奇？

何福仁新作《上帝的角度》的序言中，提到

他到梵帝崗旅遊，身處聖彼得大教堂的高層，眺

望遠景，不禁問身旁的友人：「這就是上帝的角度

嗎？」何福仁永遠從宏觀的角度看事物，不慍不

火，自成氣派。在一次飯局中，同席的友人提到

他的散文集給放在書店宗教書籍的架上，何福仁

聽後豪不介懷，還哈哈大笑說這也不錯。誠然，

在香港無論是從事文學創作、編纂，還是教學，

都需要像信徒般的執着。難得何福仁臉上的執着

總是這麼從容，這麼淡泊，以教，以寫，以編，

就像快樂王子，盡送一身可使四周通明的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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